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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山，古称荏山，商周时期已

有人类活动，相传因越王勾践种荏

于此而得名。

清代以前，钱塘江紧贴北干

山、长山和航坞山，经南大门入

海。听长山头村的村民说，那时

候，长山处于江边，成为阻拦海潮

的天然屏障，山顶出土的原始瓷

鼎、山脚横亘的古海塘，都见证着

这一方土地的沧海桑田。

长山碉堡群遗址，就在长山头

村长山山巅，建筑占地面积88.3平

方米，主要由荏山碉堡、长山碉堡

和壕沟组成，2022年被列为市级文

物保护单位。

透过那黑漆漆的炮眼、枪眼，

一个个灰黑疏淡的镜头闪回，仿佛

还能看到战火留给这座城的伤痕，

连同那段晦暗的岁月……

抗战烽火，燃遍河山；悲壮岁

月，铭记永远。今年是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胜利80 周年。本报联合

区委党史研究室（区地方志办公

室），推出“如你所愿”系列报道，通

过走访萧山区域内曾发生过抗日

英勇壮举的遗迹、保存抗战珍贵历

史遗存的纪念馆等，以铭记萧山军

民参与抗战的历史记忆，感怀萧山

儿女为抗战胜利作出的巨大牺牲

和贡献。

铭记血的历史，是为汲取力量。

珍惜当下的和平，方能开创未来！

长山碉堡群
山巅之上的战争伤痕

日军强占长山巅，炮眼对准中国军民

死战不退，中国军民以血肉之躯冲击钢铁堡垒

从伤痕走向新生，眼前的山河“如你所愿”

上山前，我们走访了几位老长山人。
76岁的胡汉祥，是位退休医生。我

们走进他位于长山街上的诊所时，胡老
还在给几名村民看病取药。听说我们
来采访碉堡群的事，他话匣子一下子打
开了。

“1940年冬，那雪下得真大啊，白茫
茫一片。日本兵从钱塘江那边摸过来，
反披着白斗篷，跟雪一个颜色，说话间
就摸到了长山脚下……”当年胡汉祥的
母亲也才16岁，这段历史，正是母亲亲
历并讲述给他的。

根据日军战史所描述，日军偷渡钱
塘江的那个雪夜，中国守军并没有重装
武器，与日军相同作战单位比较，火力
依然处于弱势。但即便如此，当时，负
责该地防守的中国军队依旧奋力抵抗，
尽最大努力拖延日军进攻。

今年94岁的老长山人富友福，对那
一天的场景仍心有余悸。

“家里的亲戚通知我们，说日本人
来了，大家都十分恐慌。因为下着雪，
报信的人留下一串脚印，日本人顺着脚
印摸过来，盘问我父母‘有没有支那
兵’，我父母坚持说没有，日本人不信，
拔出刺刀，先是狠狠敲了我母亲的头，
紧接着就刺向我父亲。”还好富友福父
亲腰间缠着厚厚的棉布，没有刺中要

害，侥幸活了下来。
占据长山后，日军便强征当地百姓

为其挑运建筑材料上山。胡汉祥医生
的母亲被迫加入了这支劳作的队伍，为
了安全，她剃光了头发，女扮男装。

胡医生告诉我们，有一次他母亲在
山上休息时，曾被监工的日本兵上前盘
问，态度凶恶。

“我母亲还听说，邻居一位妇女清
晨去茅厕，不幸撞见日本兵，日本兵竟
一刺刀就将那无辜的妇女捅死，母亲从
此再也不敢上山为日军服役。”

据富友福老人回忆，1940年以后，
中国军队曾组织过数次反攻。士兵们
顶着敌人从碉堡枪眼中射出的密集火
力，沿着陡峭的山坡向上冲锋。

因长山碉堡地理位置较高，易守难
攻，反攻之路成了布满荆棘的死亡之路。

“碉堡被铁丝网给阻拦，战斗很惨
烈，倒下了很多人。但他们没有一个退
缩的。”富友福说，有一次上山割草，他
亲眼看到中国士兵大片的尸骨倒在山
坡上，他们的身上，还挂着子弹夹。

彼时，武器装备落后，弹药匮乏，许
多士兵打光了子弹，用血肉之躯一次又
一次地冲击着敌人的钢铁堡垒，负伤者
亦死战不退，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用
生命诠释了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无
条件投降，8月20日，侵略萧山的日
军全部放下武器，萧山县政府迁回县
城后，侵占浙东的日军在县城西门向
国民党第三战区第一接管组缴械投
降。

晦暗的长夜终于过去，正如殉国
将士和蒙难同胞最深切的期盼，他们
用青春守护的山河，如今已绽放盛世
荣光。

山脚下，新街街道一路走来花开
不断、生生不息，充分发挥此地生态
优美、底蕴深厚、交通发达的独特优
势，大力发展花木产业和现代制造
业，早在2000年，便荣获国家林业局
授予的“中国花木之乡”。

走进今天的新街街道，一派蓬勃
兴旺的景象扑面而来：新能源汽车、
生物医药、智能制造等新质生产力领
域活力迸发，现代化车间与研发中心
鳞次栉比，一批“高精尖”项目、高质
量人才在这里扎下深根……这里的
百姓，不负先辈的期望，正以勤劳和
智慧书写着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发展的成果也真切地惠及了山
脚下的每一位百姓。繁华的商业街
区、整洁的现代住宅、完善的学校医
院，构成了居民幸福生活的日常。长
山初中、新街五小、配建幼儿园有序
推进，老年食堂、助餐点位不断新增
……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民生举措，让
生活于此的人们望得见山、看得见
水、记得住乡愁，享受着和平年代才
有的安宁与繁荣。

长山碉堡群，这段凝固的悲壮历
史，也从未被遗忘。

2015年9月，长山碉堡群——荏
山碉堡，被正式列为杭州市市级文物
保护点。

2020年，抗战胜利75周年之际，
萧山区文物局与新街街道办事处共
同出资，对荏山碉堡进行修缮。如
今，长山碉堡群已成为对学生和社会
各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国防教育的
重要实景课堂。

如今，新街正全力打造山水营
城、文脉相连、产业和谐的新长山板
块。在2023年，专属于新街的登山
徒步线路——“行走长山”项目已建
成，总长近5000米的登山步道贯通
长山东西全线，沿途实施生态修复与
景观绿化，将串联起荏山碉堡等6处
展示点，系统展现新街2500年发展
史，形成集生态保育、文旅研学、健身
休闲等功能于一体的生态文化长廊，
不少特色研学活动在此处开展。

碉堡顶上，极目远眺，萧山城区
美景尽收眼底。高楼鳞次栉比，彩虹
大道上的车辆川流不息，白色高铁列
车穿梭于杭州南站枢纽，如今这产业
兴旺、人民安居乐业的盛世图景，不
正是当年浴血奋战的军民，最深沉、
最炽热的愿望吗？

长山脚下，新的故事，在铭记中
继续书写。历史的风穿过碉堡斑驳
的枪眼，拂过山巅招展的红旗，承载
着对和平的深沉祈愿，顺着滔滔的江
流，吹向更远的地方。

我们从长山的西北入口，沿山路拾
级而上，一路草木葱茏，绿意勃发。

山路绕过几个弯，步行大概20分
钟，一座青砖构筑的方形碉堡，蓦然撞
入眼帘——这便是荏山碉堡。碉堡呈
长方形，顶已毁，残高3.2米，墙身厚度
75厘米，有多处墙面遭损毁。内设有多
处步枪口、机枪口。碉堡后有一条通
道，连接弹药库。碉堡东侧还有一军事
壕沟，与东面长山头碉堡相连。既可瞭
望，又可射击。碉堡后有一通道，连接
弹药库及住房。

长山上的另一处碉堡——长山头
碉堡，则在海拔更高、相距不到千米的
东山巅。

长山头碉堡呈圆形，外径仅6.1米，
内径更窄至4.65米，分上下两层。步入
碉堡下层，明显感受到此处的阴冷、狭
小与压抑。墙面斑驳、碎石杂乱，厚厚
的壁上开设有好几处长方形枪眼，用于
瞭望和射击，枪炮留下的余热仿佛还没
有散尽，似乎连阳光也无法穿透此处历
史的阴霾。

走出碉堡，细碎的光斑，洒在台阶
上。耳边，是风吹树叶的沙沙声，间或
几声清脆的鸟鸣。周边芳草萋萋，许多
杂树杂草，拱裂地皮，萌发出新生的绿
意。若不是尚存的遗址，若非后人的讲
述，谁又能想到，这片宁静葱郁的山林，
这满坡葱绿、勃勃生机的土地，曾坟茔
累累，血染山岗。

根据区委党史研究室（区地方志办公
室）提供的资料，1937年底，日本军队侵
占杭州，隔江相望的萧山成为浙东抗战最
前线。为抵御日军的进攻，萧山军民在长
山的西山头上修建了一座方形碉堡，也就
是荏山碉堡，对于保卫城厢镇，乃至整个
萧山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40年1月22日凌晨，风呜咽、雪
纷飞。日军第22师团第86联队数百人，
借着漫天大雪的掩护，在盈丰“六百亩
头”一带（今钱江二桥附近）偷渡得逞。

突破防线后，日军迅速南进，抢占
钱塘江南岸长山制高点，并以此为支
点，从东门入侵县城。萧山，从此沦陷。

日军占据长山后，驻扎在长山大
庙、小庙以及富家墙门一带。他们强占
了中国军队建造的方碉堡（荏山碉堡），
但野心不止于此。为图永久盘踞，建立
更稳固的军事据点，他们决定在海拔更
高的长山东山头（即西山巅对面），再修
筑一座更坚固的圆碉堡（长山头碉堡），
两座碉堡之间则由壕沟相连，由西至东
绵延约1公里，占据了整座山脊。

在日军1940年占领碉堡后，英勇的
中国军民不畏强暴、奋起抵抗。在这片
山头，侵略者黑洞洞的枪口，曾顺着炮
眼瞄准中国军民。硝烟弥漫里，有多少
人倒下，汩汩鲜血又是怎样把山岗染成
凄艳绝伦的红色？

当日是晴天，山头阳光却是冷色
的，正似那个如晦而屈辱的黑暗年代。

如今俯瞰长山，盛世图景“如你所愿”

荏山碉堡如今成为杭州市级文物保护点

长山东山巅的碉堡下层，墙表面十分斑驳

长山西山巅上用砖块筑构的碉堡长山西山巅上用砖块筑构的碉堡


